




猺人、蜑人、山賊與土人：《正德興寧志》所見之明代韓江中上游族群關係 15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陳春聲

猺人、蜑人、山賊與土人：

《正德興寧志》所見之明代韓江中上游族群關係

摘要

興寧縣位於韓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5）知縣祝允明主修之

《正德興寧志》，為韓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區現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本

文主要利用該方志有關猺人、蜑人、山賊與土人的記載，討論十五至十七世紀

該地區族群關係的變遷及其社會意義。作者發現，通過一系列艱難複雜、充滿

衝突與妥協的互動過程，原來「隨山散處」的「猺人」和「舟居網捕」的 「蜑

人」轉變為以農為生的「土人」，成為朝廷的「編戶齊民」，而原來活躍於南

嶺山脈崇山峻嶺間的「山賊」、「流賊」及其後代也更多地服從官府的管治，

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方式建構鄉村的社會組織，地域社會的

經濟形態與文化面貌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該地區後來被視為「客家人」

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謂 「客家」身分及其認同，要在原來大量存在的「畬

人」和「猺人」轉變為「編戶齊民」之後，才有可能產生。

關鍵字：明代、韓江、猺、蜑、盜賊、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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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從秦代開始，中原王朝就一直在嶺南地區實行著有效的行政管治，但

過著「化外之民」的生活，居住於南嶺山脈崇山峻嶺之中被稱為「畬」和「猺」

的人群，以及生活於江河水道中的「蜑民」和沿海地區的其他水上居民，仍長

期普遍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猺人、蜑民等人群在長達兩千餘年的時間裡，

逐步成為王朝「編戶齊民」的過程，構成了嶺南地域社會歷史的重要線索，而

明代中後期是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時期。

本文主要討論十六世紀廣東東北部山區猺人、蜑民、土人的生存狀態及其

與官府的關係，揭示在這一歷史轉折和社會轉型時期，被後人視為客家人主要

聚居區的韓江中上游地區族群關係變遷的若干側面。

圖一   明代後期韓江流域行政區劃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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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江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主要的河流之一，其上游分為發源於廣東紫金縣

（明代稱永安縣）的梅江和發源於福建寧化縣的汀江，兩江在廣東大埔縣三河

壩會合後始稱韓江。自梅江源頭至下游東溪口入海，全長四百七十公里，韓江

流域面積 30,112 平方公里（明代後期韓江流域行政區劃可參見圖一）。韓江

上中游屬南嶺山脈東南側的山地丘陵地區，主要為講客家話的人群聚居，韓江

下游的三角洲平原，其居民則以講福佬話者居多。

本文據以展開討論的基本史料為明正德十一年（1516）撰修之《正德興寧

志》（稿本），是為韓江中上游地區現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興寧縣位於梅

江中游，明代屬於廣東惠州府。

一、祝允明與《正德興寧志》

《正德興寧志》為祝允明所撰。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南直隸

長洲人（今江蘇蘇州），明代著名文人和書法家，被譽為明代「四大才子」之

一。據說，他「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1。同鄉進士陸粲所作

的墓誌銘這樣描述他的生平：

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

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耳濡目染，不離典訓。稍長，

遂貫綜群籍，稗官雜家幽，遐嵬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為文章，崇

深巨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

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噪。

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

1《明史》卷 174，列傳，文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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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

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

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嘩訐，惑於禨祥，先生示之禮簡，進

秀異，授以經學，親為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

敚，為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

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

⋯⋯⋯⋯

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眾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

著書，解衣磅礴遊心，幾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

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為榮喜。獎掖後

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問有餘，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

所善客與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歿也，

幾無以殮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于文，雖聲實閎

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為數百卷，藏乎家。
2

據正史和方志記載，祝允明任興寧縣知縣在正德十年（1515），任職近六年，3

其實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地方政治經歷。在知縣任上的政績，除了墓誌

銘裡強調的移風易俗和緝捕盜賊外，根據地方志的記載，還包括修建城隍廟、

關帝廟、訓導宅、和山岩寺、迎恩亭、湖山勝覽亭、石陂和灌渠等多項工

程。4 地方志稱他為人「流放不羈」，5「嘗旬日不視事，一坐堂皇，積案悉

2 陸粲，〈祝先生墓誌銘〉，見黃宗羲編《明文海》卷 436，墓文八，文苑。

3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4 有關祝允明任興寧知縣的經歷與功業，可參見張新標，〈祝允明宦遊嶺南述略〉，《文
藝評論》2011 年第 10 期，頁 96-100；〈祝允明筆下的興寧風物〉，《嘉應學院學報》
第 29 卷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20-25；田志軍，〈16 世紀的興寧客家方言〉，《江
西教育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56-59。

5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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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肅清盜藪」。6《明史》本傳甚至有「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

踵至，多賄妓掩得之」7 的說法。而其任上對地方文化留下最深刻印記的，當

屬編修《興寧志》事。該書稿本卷首錄有正德十一年（1517）一月二十日所作

「正德興寧志序」，敘述了修志的緣由和經過：

惠興寧之志，國朝以前有無不可知。成化末，邑人知上石西州殷君

輿始為之，王員外璉序。言永樂間有詔旨，所修久而殘缺，且焚於

寇，已無刻本。正德乙亥，余來知縣事，問之士庶，獨有殷書木刻

存其家。印閱之，脫簡甚多，又其中複重錯揉益甚，極厭觀覽。蓋

弘治初又為縣令余泰附益之，而編刻苟忽。思欲稍為繕葺，未暇。

會方伯吳公牒郡縣令修補地志，允明亦以是應命，期且勉為之。丙

子冬承台省檄治通志，辭不獲，將自縣趨召，因以意授弟子員劉天

錫、王希賢、李庠、張天賦，使以殷書為本，徵扣見聞，補漏匡誤，

迄於今事為編。以歸，餘舟中稍為之芟除比聯，以成書四卷，題曰

「正德興寧志」，以別於舊。立義述文，皆出餘意，獨惜永樂之書

未見也。

篡事如追亡搜匿，唯力不足，刊繆若理疾，恒病不得其情，矧乏日

力，焉免遺恨，茲亦姑云爾爾。然而失於往者，後有得之可複續，

伺於來者，固無庸言。是則二者咸存乎後之人。

是歲冬十二月二十九日乙亥長洲祝允明序
8

6 《廣東通志》（四庫全書本）卷 40，名宦。

7 《明史》卷 174，列傳，文苑二。

8《正德興寧志》（《祝枝山手寫興寧志稿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2 年影印本）
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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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興寧縣志》卷首則另錄有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祝允明修訂過的

「序」，其文字與一年半之前寫就之文稿略有出入，重要者有兩處，一是稿本

「餘舟中稍為之芟除比聯，以成書四卷，題曰『正德興寧志』，以別於舊」一

句，改為「餘舟中稍為之芟除比聯成書，七日而訖，題曰『正德興寧志』，以

別於舊」，9 由此可知祝允明用了七天時間修訂縣志稿本；二是多了「及還縣，

間視之，猶多舛遺，因複添整，寫就五卷」10 一句，可知最後成書刊刻的《正

德興寧志》應為五卷，較之祝允明在舟中「芟除比聯，以成書四卷」的稿本，

多了一卷。

《正德興寧志》的稿本和刻本，均仍留存。溫州圖書館藏有刻本，但僅殘

存一卷，已非完帙。稿本系祝允明手書，留有明顯的修改和標注痕跡，共四

卷，1962 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祝枝山手寫興寧志稿本」為題影印出

版。1973 年羅香林先生輯校《明清興寧縣志》六冊，在臺灣學生書局影印出

版，其中也包括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的這個稿本。《祝枝山手寫興寧志

稿本》共四十頁，每頁十八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原書分訂兩冊。卷一

分為郡縣建沿革、分野、疆域、城隍、鄉都、山川等目；卷二分為官司署、學

校、廟宇、宮室、坊陌、津梁、步寨、寺觀、古跡等目；卷三分為戶口、風俗、

人材、科第、物產、徵賦等目；卷四分為職官、文辭、雜記等目。

本文的研究，即以該稿本為據以展開討論的基本資料。

二、明初的地方秩序

在嶺南地區，興寧屬建縣較早的縣份，東晉咸和六年（331）已有興寧縣

9 嘉靖《興寧縣志》卷首，舊序。

10 嘉靖《興寧縣志》卷首，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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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以後其建置、名稱和管轄地域有多變化。宋元時該地屬循州，「元末土

豪謝以文據循州，縣亦屬之。既而何真殺以文，有其地。洪武初歸附。朝廷

因之，二年廢州為縣，仍隸惠州府。命縣丞劉淵持印來創縣治。」11 何真是元

末嶺南地區最有勢力的實際統治者，後歸順朱元璋。明初在地方上建立統治秩

序，恢復社會生產與社會生活，經歷了艱難的過程，祝允明記其事曰：

縣自洪武己酉復立，凡四十都。既而江西安遠賊周三官作亂，攻破

縣治，居民竄遷。繼以大兵平蕩，炊汲殆盡，僅存戶二十余，編為

兩圖，寄附長樂。及知縣夏則中招攜流亡，民欲集而病官田稅重，

莫肯承籍。則中請以官田減同民產定賦，從之。分民耕業，稍綴貫

為區五，曰一都，曰二圖，曰四都，曰五都，曰六都。後漸墾辟，

復於一都內拆置三圖。六都拆其贏，益以猺人、蜑人之有稅者，置

為二圖。遂為編戶七里，以迄於今。而稱舊一都之二圖為上六都，

舊六都為下六都。
12

《正德興寧志》的這段記載被以後地方志一再引用，其中有若干細節是需要進

一步探究的。

興寧縣北鄰江西安遠縣，所謂「安遠賊周三官」之亂，據《江西通志》記

載，開始於洪武十八年（1385）。13 而《明太祖實錄》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

七月也有記載：「寧都衛鎮撫彭祥禽獲大笄山妖賊偽招討周三官等三十一人，

械送京師」，14 說明周三官之亂當時已是驚動朝廷的事件。不過，江西地方志

11 《正德興寧志》卷 1，郡縣建置因革。
12 《正德興寧志》卷 1，鄉都。

13 《江西通志》（四庫全書本）卷 32，武事四。

14 《明太祖實錄》卷 192，洪武二十一年七月甲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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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認定周三官是「安遠賊」，反而指稱他為「廣賊」，是「河源宦家子」，

因「殺人亡命」而作亂，「攻劫龍南、信豐、雩都等處，破其城，焚掠甚慘。

聚眾至萬餘人」。15 長期以來，粵贛交界地域就是這類不受政府管轄的「殺人

亡命」之徒活躍出沒之地，16 這類人群的籍貫問題，也常常成為兩省地方官互

相推諉、指責的內容。

明初興寧縣是否立有四十都，已無從考證。而周三官之亂以後，全縣「僅

存戶二十余，編為兩圖，寄附長樂」，且地方凋敝的原因之一為「大兵平蕩，

炊汲殆盡」，則可能是事實。知縣夏則中前來「招攜流亡」，在平定周三官之

亂已經兩年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

夏則中，武昌人，洪武庚午自監生來知縣事。時當周三官之亂，縣

治殘破，民物死徙殆盡，有孑遺者又以官兵壓境，將罹昆岡之災。

則中率鄉老訴于總兵官征南將軍，才免橫謬。後仍以凶年，則中發

廩賑濟，躬行勸分給養，雕莩復生，民感切骨，久而不忘。
17

關於夏則中的功業，嘉靖《興寧縣志》有更詳細的描述：

夏則中，武昌人，洪武庚午自監生來任。值周三官之亂，縣治殘破，

民死徙殆盡，有孑遺者，官兵壓境，勢將玉石俱焚。則中帥鄉老訴

于總兵官，才免橫酷。後仍以凶年，則中發廩賑救，躬行勸分給養，

雕莩復生。初招攜流亡也，民且欲集，患官田稅重，莫肯承籍。則

15 《江西通志》（四庫全書本）卷 32，武事四。

16 關於明初粵贛交界地域社會治亂的情況，可參見趙世瑜，〈 「不清不明」與「無
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區域社會史解釋〉，《學術月刊》2010 年第 7 期，頁 130—
140。

17 《正德興寧志》卷 4，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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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請以官田減同民產定賦，從之。民遂安集。今祀於名宦。

嘗聞夏令請減稅於朝，犯天威，置之極刑。老稚至今道其事，惜諸

志不紀其實。祝志云：「民感切骨，久而不忘」，詞亦微婉云。
18

上引文字中關於夏則中因為民請命而被置諸極刑的說法，應該不是事實。《明

太祖實錄》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有載：「廣東興寧縣奏，自洪武十九

年以來，凡編民戶絕者百余戶，田土荒蕪者五百餘頃。……命俱免之」，19 其

時夏則中正在興寧知縣任上，說明其蠲免賦稅的請求，應是得到朝廷正面回應

的。但地方官員要以自己的性命為代價，才能為地方百姓換得賦稅減免的傳說

得以長久流傳，反映了當地百姓關於明初建立地方秩序艱難過程的某種集體記

憶。有意思的是，以後的許多地方志，在記述夏則中這位「名宦」時，都會轉

引嘉靖《興寧縣志》的這段記載。

《正德興寧志》講到夏則中重新劃分興寧各都、圖、里的做法及其後續發

展時，說法相當含混。按祝允明的表述，似乎夏則中將全縣「貫為區五」，即

所謂一都、二圖、四都、五都和六都，以後又從一都中分出了「三圖」，再將

六都分置為兩個圖，而成所謂「編戶七里」。在這樣描述中，都、圖、里被視

為同一級的地域劃分單位。但這樣一來，「而稱舊一都之二圖為上六都，舊六

都為下六都」一句，又不知何解。嘉靖《興寧縣志》對這個過程的描述似乎比

較明晰：

為都四，曰一都，曰四都，曰五都，曰六都。後漸墾辟，復於一都

內拆置為二圖、三圖。六都拆其贏，益以猺人、蜑人之有稅者，置

18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19 《明太祖實錄》卷 208，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壬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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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七圖。遂為編戶七里，以迄於今。而稱舊六都為上六都，七圖為

下六都云。
20

按嘉靖縣志的說法，隨著社會秩序的恢復，興寧的地方行政區劃最終由一都、

二圖、三圖、四都、五都、六都（上六都）、七圖（下六都）組成，形成「編

戶七里」的格局。而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對興寧縣所謂「七里」與「四

都」的對應關係說法又有所不同：「里七。一都二，四都一，五都一，六都

三」，21 但六都若是一分為三，則「上六都」、「下六都」的說法似乎又不周延

了。關於都、圖、里之間關係解釋的混亂，反映的其實是明初地方秩序的混亂

狀況，後人實際上已經無法將明中葉的 「七里」與記憶中明初的所謂「五區」

或者「四都」及其關係的變化準確地對應起來，結果就出現各自表述，莫衷一

是的局面。但無論如何，到祝允明上任之時，「編戶七里，以迄於今」的地方

行政格局已經確定了。

《正德興寧志》還講到七圖（即下六都）是以「六都拆其贏，益以猺人、

蜑人之有稅者」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反映的是從明初開始，「猺人」和「蜑人」

被編入戶籍，成為編戶齊民的過程就一直在進行著。對此，後文再詳細討論。

從明初到明中葉，興寧的地方統治秩序不時陷於動亂之中，而又不斷地得

以重建。這一複雜而艱鉅的過程，可從《正德興寧志》有關城池、官署、倉廩、

學校、廟宇等公共設施和公共建築不時受到破壞，又不斷重建的記載中略見一

斑。其中尤以天順五年（1461）「山賊」劉寧羅攻破縣城的破壞最為徹底，幾

乎所有的公共建築都毀於一旦，其恢復則花了二、三十年時間：

20 嘉靖《興寧縣志》卷 2，地理部上。

21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卷 5，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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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無城，圍築土垣僅二百丈，以環邑治嶺東道倉廩而已。天順辛巳，

賊破縣治，甲申藩臬請立城未就。成化丁亥冬知縣孫秦宏始徵民之

有田者築之，每稅石築城尺有三寸。明年戊子夏城成，高十八尺有

半，圍六千二百六十尺，闢四門，門為敵樓一，亙以暖鋪，樹以雉

堞，池深七尺，闊二十尺。芮令思幾加飭整。
22

縣治前代無徵。洪武己酉縣丞劉淵創造。正統丁巳知縣朱令孟德重

修。天順辛巳流寇燒毀。成化丁亥典史丁晟重建。
23

嶺東道舊為嶺南道，洪武辛亥縣丞劉招輔建。景泰辛未改今名，在

縣左今府地。辛巳寇毀。成化丙戌秦宏遷布政司左，庚子復改遷東

街左，即舊儒學基為之。
24

濟留倉在縣西，洪武辛亥知縣周仕貴造，天順間流寇燒盡，知縣秦

宏重建。
25

預備倉舊有四，景泰甲戌舒韶造于郭外四鄉，東倉在和山，南倉在

梓椑，西倉在茅塘，北倉在陳坑。天順間悉為寇毀。成化丁亥秦宏

改建一倉於城內，與濟留倉並，倉屋東西南北各五間。收谷亭一，

知縣董會英建。
26

洪武辛亥縣丞劉昭輔始創廟學，乙卯知縣張成改作，久且敝。正統

間朱令孟德與典史周廣青相舊基庳隘，填其後池以廣之，重構堂宇，

巍煥一新。天順辛巳寇毀廩及號房之舍班，頒書、祭器，並付煨燼。

22 《正德興寧志》卷 1，城隍。

23 《正德興寧志》卷 2，官署。

24 《正德興寧志》卷 2，官署。

25 《正德興寧志》卷 2，官署。

26 《正德興寧志》卷 2，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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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時加葺之，弗愜士望。成化壬寅諸生言於巡按禦史徐【 】，

從建舊嶺東道。左學右廟，嚴整邃穆，面城臨流，遙山屏拱，氣概

甚勝。
27

關於天順年間劉寧羅之亂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後文將詳細討論。無論如何，對

付盜賊和地方動亂，恢復社會秩序的努力，一直在進行著。如前所述，就是到

了正德年間，祝允明任上的政績之一，仍然被描述為「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

敚，為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

但祝允明要面對的，更多的是移風易俗，改變地方傳統的壓力。正德十三

年他重修興寧城隍廟，在所立碑記中這樣描述當地的風俗：

歲乙亥，予來宰興寧，率國章，弗敢弗虔於神。邑地陋，喜事鬼，

而于神特嚴，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兩自謂直，不肯下家

族、鄉閭，判以理，未遽服，寧並走廟，號於神，矢之願，福直禍枉，

乃遂釋去。雖沉痛重貨，置不復校，以為神司之矣。至兩造於訟庭，

或有疑，須左驗，而人若券劑不存，官將諏於眾，不願，願即神共

誓，後便聽如所擬，無復嘩，其崇信秪畏如此。然其始蓋誠，然既

習以玩，則曲者亦恬然為之，又黷而巳矣。

⋯⋯⋯⋯

以予所知，斯土汙習多岐，有如劫禾奪婚，侵防冒田，誣塚墓，屠

耕犍，輕身自毒，是則最繁。其甚者，乃囂訐健訟，陵弱暴寡。又

甚者，乃寇掠劉殺。斯二大憝，冒聲於邑，亦孔之醜。
28

27 《正德興寧志》卷 2，學校。

28 嘉靖《興寧縣志》卷 2，地理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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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德興寧志》中，他也批評本地「禮儀率多□鄙，病不知醫，酷信巫覡，

尚氣輕生」。29 正因為如此，他重視教育百姓以達成移風易俗的目的。《正德

興寧志》也收錄了多位配合、支持官府平亂或救災的「忠烈」或「義行」的事

蹟，如「人才」部分就記錄了一位幫助官府救災的「義民」事蹟：

薛玉，字昆山，正統癸亥有司勸分，玉應令輸粟。有司以聞，朝廷

敕旌為義民，蠲其雜役。敕具「文辭」中。
30

而《正德興寧志》「文辭」部分所收錄的〈旌義民薛玉敕〉，是韓江流域現存

為數不多的明代專門旌表「義民」的敕書：

國家施仁養民為首爾，能出穀一千一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

用嘉之。今特賜敕獎諭，勞以羊酒，旌為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

三年，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敕。正

統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31

對民間的各類合乎官方規範的孝節善行，祝允明也竭力褒揚：

王天爵，縣學生，以母八十歸養，以禮律身家。兄天興無子，倫序

當其子為後，讓其侄曰：侄猶子也。督屯僉憲黃逕宣行部，聞而嘉

之。撫遺孤，邠如己出。遇公事，人方顧惜，獨以身先。眾萬繩營，

彼獨面赤。祝令允明扁其門曰：忠孝人家。
32

29 《正德興寧志》卷 3，風俗。

30 《正德興寧志》卷 3，人材。

31 《正德興寧志》卷 4，文辭。

32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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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移風易俗的任務，並不比消弭盜賊更容易達成。以祝允明最詬病的「輕

身自毒」習俗為例，直至明末，仍然是令地方官員感到困擾的問題：

劉熙祚，字仲緝，常州武進人。天啟四年舉人；謁選，除興寧知

縣。興寧俗刁悍，民有茹「斷腸草」恐嚇人。得所欲，乃服解藥；

否者死。而為所誣者，家立破。熙祚嚴為之禁，犯者死勿問；而又

令民得輸草以代贖鍰，冀絕其種。或曰：「草可盡乎」？熙祚曰：

「不然；但使吾在事，而草不為毒。繼吾者，同心行之勿懈，此風

可絕矣」。 33

史懋文，金壇舉人，萬曆乙巳知興寧。正直不阿，邑苦毒草自戕以

害人，力行嚴禁，刁風漸息。
34

三、猺人與猺亂

到十六世紀初祝允明赴任時，興寧設縣已近一千兩百年。但在縣域和周邊

地區，仍大量存在著被視為「化外之民」的複雜族群，其中也包括長期活動於

南嶺山脈南北的所謂「猺人」。當時的地方文獻對這些「聚處山林」人群，常

常混用「猺」、「輋」、「畬」或「獞」等不同的稱謂。其實，編撰這些文獻

的讀書人，對這些所謂「猺人」，本身就沒有太多直接的瞭解。而處理與這些

族群的關係，管理其中已經歸化官府的部分，盡力防止和平息所謂「猺亂」，

卻一直是地方官員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正德興寧志》也以專門的篇幅描述「猺民」的情況：

33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 14，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34 《廣東通志》（四庫全書本）卷 40，名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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猺之屬頗多，大抵聚處山林，斫樹為輋，刀耕火種，采山獵原，嗜

欲不類，語言不通，土人與之鄰者不相往來，不為婚姻。本縣猺民

亦眾，隨山散處，歲輸山糧七石正。

正統中六都人彭伯齡能招拊猺獞，人服之。壬戌歲朱令孟德以其事

聞，請受伯齡為水口巡檢，專管撫猺，仍俾世襲。從之。

伯齡死，子玉襲。至成化丁酉，猺党訟於官，乃革其職，並罷其制。

以後立其屬之長，一老人，令專撫猺。迄今以千長一人冠帶統撫。
35

這段記載牽涉到有關明代中葉韓江中上游山區「猺人」的存在狀況和地方族群

關係若干重要問題，需再詳細討論。

《正德興寧志》關於「猺民」生存狀況的描述，與明代嶺南其他地方志的

記載大同小異，關於縣境「猺民」的情況，也是以「本縣猺民亦眾，隨山散處」

一句帶過。而成書晚二十餘年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惠州府志》記載要詳

細得多，且認為本地的「猺」可分為「土徭」和「西徭」兩類：

土徭。種出槃瓠，椎結跣足，以槃、雷、藍為姓，自結婚姻，隨山

散處，編荻結茅為居，植粟種豆為糧，斫□射獵，貿易于商貿，山

光潔則徙焉。自信為狗王后，家畫其像，犬首人服，歲時祝祭。或

執其傳，稱先王許□關梁租稅。國初設撫猺土官使綏之，略納山賦，

羈糜而已。其籍則論刀若干，出賦若干，亦頗詳備。近□官失我，

恐人得其籍而奪之，遂隱秘焉。然此猺馴□□，凡下山，見耆民秀

士人，皆俯服自拜，不為虞也。

西徭。種亦出槃瓠，成化間始至，其獷悍凶戾，亡□皆為所屬。稱

35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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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徭長，□□□□，小有不合，□詈毆訟理，凡一人訟也，則眾人

津之，一山訟也，則眾山津之。土人莫與為敵也。其女間有銀鐲、

銀項者。詢之，蓋先居廉州諸山，豈皆思變惡為善而徙者耶？近亦

佃田，與甿畯為婚姻云。
36

上引記載認為，原居住於本地的所謂「土徭」已漸趨歸順，「凡下山，見耆民

秀士人，皆俯服自拜，不為虞也」。而成化年間才從粵西「廉州諸山」遷來的

「西徭」則「獷悍凶戾」，「土人莫與為敵也」。這樣的描述，似乎與《正德

興寧志》所述「語言不通，土人與之鄰者不相往來，不為婚姻」的情形契合，

但「近亦佃田，與甿畯為婚姻云」一句，則反映了「猺人」正逐漸與「土人」

融合的變化趨勢。

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指明來自「廉州諸山」的西徭「成化間始至」，

說明以「隨山散處」、「貿易于商貿，山光潔則徙焉」為生存習慣的「猺人」，

是一些流動性很強的人群，而南嶺山脈正是這個人群不斷遷徙移動的所謂「民

族走廊」。嘉靖三十五年（1556）所修之《惠州府志》已經不再提到「土徭」

的存在，直指「其在惠者，俱來自別境」：

至宋始稱蠻徭，其在惠者，俱來自別境。椎結跣足，隨山散處，刀

耕火種，採實獵毛，食盡一山則它徙。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

息為輋，故稱猺，所止曰輋。自信為狗王后，家有畫像，犬首人服，

歲時祝祭。其姓為盤、藍、雷、鐘、苟，自相婚姻，土人與鄰者亦

不與通婚。猺有長有丁，國初設撫猺土官領之，俾略輸山賦，賦論

36 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卷 12，外志，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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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為準，羈縻而已（興寧志云：歲輸山糧七石；長樂志云：輸糧五

石五斗五升）。久之稍稍聽徵調，長槍勁弩，時亦效功。然此猺頗

馴伏，下山見耆老士人皆拜俯，知禮敬云。
37

上文提到猺人「久之稍稍聽徵調，長槍勁弩，時亦效功」的情況，反映的正是

這些被視為異類的人群，長期與朝廷、官府互動複雜過程的一個側面。前述洪

武年間興寧都圖重建以後，又「益以猺人、蜑人之有稅者」編成七圖的過程，

說明猺、蜑之人編入戶籍，繳納賦稅的情況，從明初開始就一直進行著。十五

世紀中葉又有興寧的所謂「猺首」到京城朝貢的情形，據《明英宗實錄》記

載，正統九年（1444）「廣東興寧縣猺首藍子聰等來朝貢方物，俱賜彩幣等物

有差。」38 成化十六年（1480）就任興寧知縣的侯爵，在任上逝世，祀於名宦

祠，其主要政績就是「與士類修營官學，免蜑民之役，招猺獞以安其業」。39

「猺亂」則是「猺人」與地方官府互動複雜過程的另一個側面。明代興寧

影響最為深廣的一次「猺亂」，當屬弘治十六年（1503）發生於縣境北部大望

山的「流猺作亂」。《正德興寧志》對該事件有如下記載：

弘治癸亥，流猺作亂，擾大望山。其魁彭錦分擾大信上、下輋，劉

文玉擾寶龍，練成才、葉清如據險四出流劫。朝命三堂三司統調漢

達、土兵剿之，始定。
40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也記錄了這一事件：

37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卷 14，外志，猺蛋。

38 《明英宗實錄》卷 117，正統九年六月壬午。

39 《正德興寧志》卷 4，職官。

40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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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山本名大望山，在興寧北九十里。時猺寇據之，勢張甚。其魁彭

錦據大信上、下輋，劉文玉據寶龍，練成才、葉清各據險，四出流

劫。事聞，特命督撫、總鎮檄三司，統調漢達、土兵剿之，始息。
41

大望山位於興寧與江西安遠交界處，整個明代，該地域是一系列動亂事件的發

源地。《正德興寧志》強調該次「猺亂」乃「流猺作亂」，聯繫到嘉靖二十一

年《惠州府志》關於來自「廉州諸山」的「西徭」「成化間始至」本地，且「獷

悍凶戾」的記載，可以推測「流猺」與「西徭」之間，或許有某種聯繫。

到祝允明上任當年，大望山的所謂「猺寇」又有一次越境劫掠的舉動。嘉

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載：

（正德十年）冬，猺寇掠海豐等縣，官兵剿平之。

癸亥大帽山之寇雖平，然逋黨猶時出寇鈔，至是復與他寇聚剽海豐、

揭陽官署，民家散歸。縣命民兵分捕之，生擒斬級共四十餘。中渠

魁三四，曰林滿山者，有妖術，嘗偽稱禦史，衣命服，馳文書行事，

事覺而遁，人稱為「假禦史」。久在逋籍，至是獲斬之。並得偽制司、

府、縣印三。
42

文中所謂「縣命民兵分捕之」，主其事者就是祝允明。《正德興寧志》對此事

是這樣描述的：

自癸亥來，逋寇未殄者，時出寇鈔。乙亥冬後，與他縣賊流剽海豐、

揭陽而散，將各歸巢者，縣民兵捕之，生禽斬級共五十餘賊。渠魁

41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卷 1，人事紀。

42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卷 1，人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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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曰林滿山者，嘗偽稱禦史行事，至是獲斬之，並得偽制司府

縣印。
43

而崇禎《興寧縣志》就直書：「邑令祝允明命民兵分捕之，生擒斬級共四十

餘」。44 這是在各種文獻中見到的祝允明親身參與平定盜亂的唯一記載，陸粲

所作〈墓誌銘〉稱他「為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指的應該

就是這次行動。

據地方志記載，驚動朝野的弘治十六年大望山「猺亂」，其實是由於官府

處置「猺人」宰殺耕牛，操之過急，株連太廣所致：

邑猺人散居大望山、大信、田墝埆，終歲艱食，且去邑遠，其性易

動。弘治末，其黨胡蔭、彭錦屠牛，官府執之急，株連甚眾，遂拒

捕聚嘯而起，至不可支。有司處置得宜，其緩禍矣乎。
45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有一段記載，也認為州縣和土豪的滋擾經常是「猺

亂」發生的誘因：

猺猜忍，喜讎殺輕死，急之則易動。加之奸民與猺峒犬牙者，往往

為鄉道利，分鹵獲。故數侵軼我邊，踉蹌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

則已趕入巢穴，官軍不可入。自古記之，弘治中大望山胡、彭之事

可鑒也（詳興寧志）。近年鄰峒土豪占奪猺山，反令輸稅，巡司假

搜捕，驚擾甚者，誣盜責賄，蓋屢形愬言矣。⋯⋯有司察猺情，謹

43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44 崇禎《興寧縣志》卷 6，雜記。

45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族群、社會與歷史︰莊英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4

處置，擇彼素愛服者，聽使撫領，而厲科害之禁，庶可少戢乎？
46

《正德興寧志》有一段記載，說明居住之所「與諸賊穴近」的民人與「猺人」

之間尖銳的矛盾：

巫子秀，二圖人，家居羅岡，與諸賊穴近。子秀少英勇絕人，弘治

癸亥賊胡蔭、彭錦扇亂，子秀獨能規畫保障其鄉，賊畏不敢犯。子

秀又出奇計，致賊死者百五十人，皆親斬之，獻馘官府，官重賞之。

子秀懇請官兵，願盡滅其屬，賊憾之。一夕圍其家，子秀夫婦被執，

賊先殺其妻，示子秀，欲屈之。先懾令跪，子秀色不少動，厲聲罵曰：

欲死我即死，吾肯跪爾逆狗邪？遂被害，裂其屍。時年二十三。鄉

人至今遇變必禱之，仍行兵若有應答焉。其勇烈如此。
47

在這個故事中，其實巫子秀就是前引文中提到的那類「與猺峒犬牙者」，「猺

人」本來「畏不敢犯」，並沒有招惹他，他反而「出奇計，致賊死者百五十人，

皆親斬之」。從情節看，似乎也可以歸入「鄰峒土豪占奪猺山」一類了。只是

因為殺害他的「猺人」作亂了，結果他的舉動就變得有了合法性，不但生時「官

重賞之」，死後還因其「勇烈」而載入地方志。

正是有了一系列「有司處置得宜，其緩禍矣乎」經驗教訓，「擇彼素愛服

者」，「招拊猺獞」就成為興寧地方官府處理族群關係，穩定地方秩序的重要

策略。前引《正德興寧志》記載了正統至正德年間興寧專事「撫猺」職務的設

置情況，嘉靖《興寧縣志》也有「撫猺巡檢」一目，更詳細地描述了該制度和

46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卷 14，外志。

47 《正德興寧志》卷 3，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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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人選的變遷：

彭伯齡，本縣人。能隨山拊輯猺獞，其黨悅服之。正統七年朱令以

其事聞，請受伯齡為水口巡檢司試副巡檢，事撫猺，仍俾世襲。從

之。

彭玉，伯齡男，天順三年襲職。至成化十三年，猺党訟玉於上，乃

革其職，並罷其制。

第取猺屬一長者董之，謂之「撫猺老人」。

練廷爵，為千長，從征有功，正德十二年上司暫令冠帶撫猺，十四

年授水口副巡檢。
48

綜上所引，正統七年（1442）為在猺獞中享有威望的本地人彭伯齡，在水口巡

檢司設立副巡檢一職，專事撫猺，且允許世襲。有學者認為，「正統十三年

（1448），朝議正式任用瑤首為副巡檢、典史、主簿等職。從此，始改變漢人擔

任撫瑤的州、縣官員的情況。這是明代瑤族土官制的一大變化。」49 從彭伯齡的

例子可知，其實設立副巡檢專事撫瑤的安排，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從

各種記載看，彭伯齡應是有作為並得到官府讚賞的，《明英宗實錄》就有天順

三年（1459）「廣東興寧縣土官巡檢彭伯齡……等各來朝貢馬及方物，賜彩幣

表裡等物」50 的記載。彭伯齡任職十七年，於赴京朝貢當年去世。後由其子彭

玉繼任，彭玉又任職十八年。猺官世襲本是一種普遍的安排，51 但成化十三年

48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49 吳永章，〈明代瑤族社會概說〉，《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 年第 5 期，頁 46。
50《明英宗實錄》卷 310，天順三年十二月辛酉。

51 參見吳永章，〈明代瑤族社會概說〉，《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 年第 5 期，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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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因猺人上訴反對而免職，世襲撫猺的制度也取消了。以後四十年間，

一直由「猺人」中的所謂「撫猺老人」董其事。

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就是在祝允明任上，又改由千長練廷爵「冠帶

撫猺」。據《正德興寧志》，「縣故不設兵戎，寇至縣官臨事呼集民兵禦敵，

大則請命上司遣官軍征剿。土兵有保長、千長、百長、城夫、煙夫等目。」52

也就是說，所謂「千長」是本地土兵的一種職銜名目，所謂「冠帶」，可能是

給了練廷爵某種更正式一些的名份。再過兩年，終於又恢復了水口司副巡檢專

職「撫猺」的安排，但應該不是世襲的了。

專職「撫猺」的副巡檢設於水口巡檢司，水口位於興寧縣城東南約四十里，

流經興寧全境的寧江在此匯入梅江，因而得名。該地「東十五里郭坊為程鄉，

西五里游田為長樂，南三十里為揭陽山，亦名猴子洞。廣州通志所謂『長潮關

隘』者」，53 地理位置重要。明代興寧縣共有兩個巡檢司，「設十三都巡檢司

於北，以扼吉贛南侵；設水口巡檢司于南，以斷漳汀入寇」，54 而「猺亂」主

要開始於縣境北部與江西吉安、贛州交界處的崇山峻嶺，「撫猺巡檢」不設於

北邊的十三都巡檢司，反而設於南邊的水口巡檢司，除因為水口地理位置重要

外，還說明「撫猺巡檢」的職責確實是「撫」，而不是「防」或者「剿」，因

為南部地勢較為平緩地方「歸化」的「猺人」可能要更多一些。

除巡檢司外，管理「蜑戶」的河泊所也設於水口，詳見下節。

正是經過包括流劫、圍剿、緝捕、招拊、歸化等情節的充滿矛盾、複雜

曲折的互動過程，到明末，興寧的族群關係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崇禎十年

（1637）纂修的《興寧縣志》在描述當地「猺人」狀況時，基本照抄嘉靖縣志

52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53 嘉靖《興寧縣志》卷 2，地理部上。

54 嘉靖《興寧縣志》卷 3，地理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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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但末尾加了關鍵的一句：「今皆化為土著」。55 說明到了十七世紀，

這些長期被視為「嗜欲不類，語言不通，土人與之鄰者不相往來，不為婚姻」

的人群，已大都變成「土著」或「土人」，成為官府統轄下之下的編戶齊民了。

這個歷史性的轉變，就是在明代中後期百餘年間發生的。

而到了清朝初年，興寧的「猺人」則似乎完全消失了，縣志的編撰者已無

從考證「猺人」所承擔的「山米」如何歸併為民糧，以及「猺人」化為「土著」

時是如何入籍的：

寧賦有徭人山米，即徭獞之歲輸山糧也，然久無徭人輸糧者。據前

志云：今皆化為土著，獨不記其何年始將山米並歸民糧，其化為土

著，亦不記其承籍與否。卒不可考，一闕事也。
56

四、蜑人與魚課米

在講到本地的非「土人」人群時，明代興寧地方志常常「猺」、「蜑」並

提。如果說，「猺人」一直活動於南嶺山脈之中，以「隨山散處」為其生存特

徵的話，那麼，「蜑人」就主要生活在嶺南的江河之上，因「舟居水宿」而為

人所關注。57《正德興寧志》有如下記載：

蜑人者，舟居水宿，網捕為生，語音與土人稍異。國初立河泊所轄

55 崇楨《興寧縣志》卷 6，雜記，猺蛋。

56 康熙《興寧縣志》卷 6，人物志。

57 關於蜑人的歷史淵源和生活狀況，可參見蔣炳釗，〈蛋民的歷史來源及其文化遺
存〉，《廣西民族研究》1998 年第 4 期，頁 77-84；詹堅固，〈試論蜑名變遷與蜑
民族屬〉，《民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頁 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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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歲納魚課米、魚油、翎鰾等料，正統間朱令奏革河泊，蜑民歸

併下六都立籍，凡三十八戶，船三十八，每船納魚課米四石餘，仍

立其少□小甲以領之。今「徵徵賦」中仍稱魚課米也。
58

上引文字涉及到「蜑民」的生活、習俗、語言，賦稅、戶籍登記等等問題。而

嘉靖《興寧縣志》則有更為詳細的描述：

蛋人者，舟居水宿，網捕為生，語音微異，其來未詳。今其所奉蛋

家宮，肖神像，傍為蛇，每年五月五日享神而競渡之，以為禮。按

《集韻》，蛋，蠻屬；而《說文》謂南蠻為蛇種，故二字皆從蟲，

亦有以也。其稱神云明山漢帝有感大王，不省何說，大帥荒猥耳。

又猺有四姓：盤、藍、雷、鐘；蛋有五姓：麥、濮、吳、蘇、何，

無他氏。國初置河泊所轄之，正統間朱令奏革，以其人附貫下六都

籍，仍立其中首甲以領之。初每歲納魚課米、魚油、翎鰾等料，既

綴籍，凡三十八戶，戶一船，船納米四石，餘而與料皆折銀，今猶

以河泊所為額也。
59

關於蜑民的信仰，《正德興寧志》有「蜑家宮，在城南五里許」60 的記載，應

位於寧江畔。從嘉靖縣志可知該廟奉祀的是「明山漢帝有感大王」，所以，又

有「蛋家宮，俗稱漢帝廟」61 的說法。蛋家宮神像旁邊塑有蛇的形象，每年五

月初五「享神而競渡之」，這些都是嶺南水上居民常見的習俗。

58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59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60 《正德興寧志》卷 2，壇廟。

61 嘉靖《興寧縣志》卷 2，地理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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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德興寧志》可知，明初興寧「蜑戶」歸河泊所管轄，要交納魚課米

和魚油、翎鰾等物料，魚課米額為「一百九十石六斗七升五合」。62 河泊所也

設於河口，正德志的記載是：「廢河泊所，在水口。洪武辛亥創，正統辛酉朱

令孟德奏革。」63正統年間廢興寧河泊所事，在《明英宗實錄》中也有記載：「正

統十三年六月庚申，革廣東瓊州府感恩縣、惠州府興寧縣二河泊所，蜑戶魚課

悉令隸各縣帶管，從廣東布政司奏請也。」64 而所謂「令隸各縣帶管」，具體

到興寧的「蜑民」，就是「歸併下六都立籍」。我們知道，下六都即七圖，本

來就是明初「六都拆其贏，益以猺人、蜑人之有稅者，置為二圖」而設立的，

正統十三年（1448）將所有「蜑戶」歸併立籍的安排，實際上是明初政策的繼

續。也正是因為這個變化，從戶籍制度的角度看，興寧的「蜑人」在十五世紀

中葉已經全部成為朝廷的編戶齊民了。

正因為如此，嘉靖三十年《興寧縣志》的纂修者對此前的志書稱猺蛋為「夷

狄」大惑不解：

吳志名猺蛋曰夷狄，令人愕然。求其說而不得，此非山戎、氐羌之

比。錯居中土，衣冠與世同，無複椎結之習。一耕於山，山有糧；

一漁於河，河有課。既籍其名於版，子孫數十世勢能徙居塞外乎？

出入同鄉井，又能區分限域矣乎？王者無外，聽其蝶飛蠕動於穹壤

之間，亦齊民矣，巳惡得而狄之。
65

62 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卷 5，田賦志。

63 《正德興寧志》卷 2，故跡。

64 《明英宗實錄》卷 167，正統十三年六月庚申。

65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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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中所謂「吳志」，當指嘉靖九年（1530）知縣吳悌主修的《興寧縣志》。

該志已佚，吳悌所作之序收錄於嘉靖三十年《興寧縣志》卷首。

「蜑人」編入里甲，成為編戶齊民之後，對於地方行政來說，重要的問題

之一是賦稅負擔如何分派與徵收。依照《正德興寧志》的說法，明初留下之「魚

課米」稅項仍然保留，徵收辦法為「凡三十八戶，船三十八，每船納魚課米四

石餘，仍立其少□小甲以領之」。嘉靖《興寧縣志》的解釋更詳細一些：

按蛋民水居，河狹而水清，得魚不易一飽。或質其舟，或質其妻，或

自鬻其身，流徙殆盡。版籍存課米一百五十八石四斗，歲折銀四十九

兩九錢。又魚油、翎鰾料價歲折銀一十一兩三錢，不免取盈於見在

者。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貫憫其窮苦，奏請部分本折，每石通徵三

錢五分。然亦不能起其尫贏，此煢獨可哀。而上供之數以不可蠲，破

法禁而除之，而責償與新田之無稅者，其在上之人乎？
66

可見，弘治七年（1496）以後，魚課米和魚油、翎鰾等物料已改徵折色，但因

「蜑人」生活艱難，「流徙殆盡」，魚課米的徵收遇到較大困難。

從嘉靖二十一年和三十五年編修的兩部《惠州府志》的記載看，「蜑人」

編入戶籍，成為「土著」之後，「蛋長」與普通「蛋民」的矛盾日漸突出，「蜑

人」內部的階層分化成為他們「每每為盜」的緣由之一：

蛋長。又稱蛋家里長。其種不可考之。⋯⋯今在歸善者皆土著，服

食與平民類，婚姻亦略與下戶相通，但其籍即繫河泊所。在興寧者，

則編屬縣下六都，立其中首甲以領矣，然課額猶稱河泊焉。其額數

66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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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見田賦志。

蛋民。此乃水居者也。只船支漿，衣不蓋膚，計舟納課，又且代貱逃

亡者。彼蛋長每徵課料，則通同旅人，稱債主，計日行利，每錢一

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雖至百文，尤不能已，於是每每為盜。

推厥原由，旅人、里長，罪之魁也。今郡守李玘已設法嚴禁。
67

蛋尤艱窘，衣不蔽膚，狹河只艇，得魚不易一飽。故流徙失業者過

半，而課米取盈見在。蛋長複通悍客，舉貸即一錢，計日累百，

自鬻不已，質辱妻孥。河泊官又時浚削之，欲不激而亡且盜，難

矣！⋯⋯夫魚課本計舟，非田賦比也。無人無舟，課將安出？鹽課

無徵者，嘗奏豁，以續長灶丁充補矣。不可援比以請乎？稅魚苗商

舟，代蛋米之虛，肇慶固行之矣。不然，以其籍，與課隸之縣，如

興寧例，則河泊官可裁省也。在擇而行之已爾。
68

從上引文獻可以看出，《興寧縣志》是希望將徵收對象日漸消失的「魚課米」

稅額轉移到剛開墾而尚未升科納稅的所謂「新田」上去，而《惠州府志》則盡

力將「蜑人」窮困逃亡，「魚課米」徵收無著的原因，與勾結「蛋長」向「蜑

戶」放貸的客商（即所謂「旅人」、「悍客」）聯繫起來，從而建議將「蛋米」

的負擔轉嫁給「商舟」。地方官員提出這些建議，所用的名義都是為了減輕蜑

民的負擔，緩解他們的窮困，但實際上，這樣做主要是為了解決「蜑人」成為

「土著」之後，徵收魚課米時所遇到的「無人無舟，課將安出」的實際困難，

儘量不要自己賠累。

67 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卷 12，外傳，蛋。

68 嘉靖三十五年《惠州府志》卷 14，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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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補充說明的是，韓江流域的「蜑人」轉變為編戶齊民，似乎經歷了一

個從上游到下游逐漸發展的過程。如梅江下游的潮州府程鄉縣，清初時「南廂

一圖，圖有十里，俱蛋人」。69 而這些「蛋人」是在嘉靖十一年（1532）廢除

河泊所後，才編入圖甲的：

按舊志，洪武十四年立程鄉河泊所，以榷魚利，遣校尉于各產魚之

處點視，遂以所點額設課米。宣德間米二百石零七斗七升，弘治七

年每米一石徵銀三錢五分一厘六毫四絲六忽，該銀七十兩六錢。嘉

靖十一年裁革河泊所，其折銀本縣代辦。國朝因之。
70

程鄉與興寧一樣，魚課米也在弘治七年改徵折色，所不同的就是河泊所的裁革

遲了近一百年。作者的其他研究還證明，到接近江河入海處的韓江三角洲地

區，全面裁革河泊所的情形要到十八世紀才發生 。71

五、山賊、寇亂與土人

除「猺亂」之外，明代前中期興寧的地方動亂，更多的是由於「山賊」或

「盜寇」作亂所引致的。活動於境內和周邊崇山峻嶺中的「山賊」，一直是地

方治安時常要面對的嚴峻問題。對此，祝允明的評論是：「三小寇宄之禍，恒

無大康之期，唯茲邑之大故，亦有其由與拯之之源乎？是不可不紀。」72

69 康熙《程鄉縣志》卷 1，輿地志。

70 康熙《程鄉縣志》卷 1，輿地志。

71 參見拙作《鄉村的故事與國家的歷史――以樟林為例兼論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的方法
問題》，收錄於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2 月版），頁 1–33。

72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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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本地有影響深遠的「周三官之亂」，而

就在該次動亂尚未平定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本地又有「惡少」千餘人糾合作

亂的情形發生，事載《明太祖實錄》：

惠州府龍川縣民蘇文山，聚興寧縣惡少千余作亂。歸善縣充警人

甘秀榮等亦聚眾千餘，寇掠長樂縣以應之。事聞，命廣州右衛指

揮僉事吳誠率所部兵會贛州衛指揮同知張泰等軍捕之，俘斬賊眾

一千九百七十餘人。餘黨潰散，以其降寇送京師。
73

如前所述，天順五年的「劉寧羅之亂」，更是明代中葉興寧所經受最嚴重的一

次浩劫，興寧縣和潮州府揭陽縣的縣城被都攻破，官吏逃亡，人民死傷，公共

設施損毀嚴重。此事驚動朝野，《明英宗實錄》74 也有較多記載。《正德興寧

志》更以相當大篇幅描述事件的經過：

天順辛巳，山賊劉甯羅聚眾千餘，流劫程鄉、興寧、長樂三境，屠

殺人眾，燒毀室廬，屯駐湯田、黃寨，因為巢穴。九月突來本縣石

馬洞，知縣舒韶、典史劉淵帥民扼截要害，至角場徑口遇賊，與戰

敗績，賊勢愈盛。是日攻破縣治，官舍民居、廩庾架闕，悉遭焚蕩。

官吏人民，四出竄逃。旬日，賊往長樂攻城，大肆殺掠，官軍漢達

困城月餘，不克。賊退歸舊巢。

明年二月又寇程鄉，總兵都指揮張通等率官軍、漢達、民夫至程鄉，

遇賊大戰，一鼓而勝，逕斬渠魁，賊眾奔潰，潛入巢穴。按察副使

73 《明太祖實錄》190，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子。

74 《明英宗實錄》卷 336，天順六年春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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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濂、布政司□□朱公英同領兵駐蛇坑，命官入巢招撫，賊始懼出

降，貰其死，班師。

後三載，遺孽楊輝、曾玉複聚黨猖獗，擾寶龍、石坑諸處，分巡按

察僉事毛公吉帥官民兵奮戰自□，直搗巢穴，禽戳元惡，剿滅丑類

無遺。自是民始安輯。
75

此次山賊入寇，知縣和典史要親自率領民兵出征，是因為「縣故不設兵戎，

臨事呼集民兵禦敵」。76 惠州府「洪武初立民兵萬戶，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

隊伍，以時操練，有事用以征戰，事平復還為民。有功者一體升賞。……興寧

二百五十。」77 結果，在這次戰鬥中，臨時湊合的民兵不堪一擊，平常不諳武

藝的知縣也「墜馬不能上」，差點落於「山賊」之手。幸得一隨征的里長以命

相救：

辛巳之難，縣令舒韶出禦，里長羅澄從行。韶敗，墜馬不能上，賊

逐之急，眾皆散盡。澄亦騎而逸，已遠，知之曰：吾寧自免而棄父

母于死？飛騎還，至韶所，鞠其躬，以肩戴韶上馬去。自被賊執，

猶極口罵賊不絕聲，賊解其體，燒殺之。
78

羅澄的事蹟在以後歷次編修的府志和縣志都有記載。《正德興寧志》和其他地

方志還記錄了此次山賊之亂中其他民人的「義勇」行為：

張徽者，縣學生也。素性剛勇，天順辛巳，賊起孔熾，徽奮出請自

75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76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77 嘉靖二十一年《惠州府志》卷 8，兵防志，民壯。

78《正德興寧志》卷 3，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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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從都指揮張通，至程鄉，遇寇，挺身與戰，摧鋒陷陣，殲其渠

首，斬首數級。日晚，賊稍退，徽進搗巢，犯銳不顧身，被執，不屈

而死。
79

王玨，一都人；薛綱，六都人。辛巳賊首羅劉寧攻城，二人協力奮擊，

禽戳凶渠數人，軍中奏為上功。甲申歲授為冠帶小旗。
80

以後，成化、正德間仍不時有外地「流賊」侵擾的事件發生，與地方百姓不斷

發生激烈衝突：

成化壬寅福建流賊五百，兩犯縣城，典史江瓊與民固守。一戰西門，

一戰水關門，一戰擁秀樓。交敵五日，賊不能勝而退。民練文富率

鄉夫追至西凹，與戰不克，死於陣。
81

（正德二年）江西鎮守太監姚舉奏，今年三月以來，廣東強賊梁世

昌等，越興寧縣流劫。委官督捕，雖擒斬數多，而我軍亦被傷死。

誠恐潛匿他境，殄絕無期，乞令廣東守臣會兵緝捕。事下兵部，言

賊之巢穴地連兩省，必須會剿，庶克有濟。宜命廣東守巡官調兵往

赴，相機會剿。從之。
82

羅仲虺，一都人，太學生渭之子也。性剛勇，正德己巳流賊陷邑里，

眾莫敢敵。仲虺奮激率鄉夫往禦，至白沙坑與賊遇，交戰勢孤被戳，

析其骸。數日賊退，其妻王氏尋屍抱歸，葬之。鄉人咸贊其勇，而

悼其死。邑令智佑嘉其毅武，詣其喪吊酹焉。
83

79 《正德興寧志》卷 3，人材。

80 《正德興寧志》卷 3，人材。

81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82 《明武宗實錄》卷 27，正德二年六月己丑。

83 《正德興寧志》卷 3，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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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算，四讀人，自少膂力過人，躬稼樂善，年八十餘，被詔賜冠帶，體

尚強勁。正德間，流賊突至其鄉擄掠，居人望風而遁。算率其子弟與賊

鏖戰，手傷數賊，卒被害。
84

以上引述的記載中，正史和方志所記載的與盜賊英勇作戰的「民練」、「鄉夫」

和普通民人，應該都是「編戶齊民」，也就是《正德興寧志》一再提到所謂「土

人」。至於「山賊」、「流賊」者身分就較難判斷，其中應有已經入籍的普通

民人，也可能有部分還是「猺人」或正在轉變身分者。事實上，在當時實際的

社會生活場景中，族群關係一直變動不居，「土人」與「猺人」、「山賊」與

「民人」之間的界限，並不像後人想像的那麼明晰。

正是因為地方動亂一再發生，弘治之後又加強了土兵的力量，所謂「土兵

有保長、千長、百長、城夫、煙夫等目，弘治中始設款夫（亦稱民壯、打手），

按籍徵稅為之，凡四百餘人。後為定制，又減為二百五十人，以迄今禦侮敵愾

悉系之。其徒亦習技擎其練，屢効功捷，近時稱最。」85 儘管如此，到了祝允

明任上，「山賊」和「流寇」仍是他要面對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獨其岩峒之徒，弗循於彝，往往走險，頑習性成。國初亂後，久梗

未康，辛巳以來，流寇頻仍，民蓋涼窘，囂訟日滋，多至傾覆迷踣

而不悔，迄今猶然。斯又風之汙也。
86

由於當時社會處於轉型變動之中，地方不穩，盜亂頻仍，而官府又沒有足夠的

軍事和政治力量維護地方安定，百姓自保就成為維持本地社會秩序的重要方

84 《正德興寧志》卷 3，人材。

85 《正德興寧志》卷 4，雜記。

86 《正德興寧志》卷 3，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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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從明代中葉開始，在韓江上中游地區出現了大規模修築軍事性的圍寨的情

況。87《正德興寧志》對其時該縣軍事性城寨的情況也有所描述：

茅岡寨，在縣東南二十里，洪武間寇亂，鄉民屯聚于此。

羅英寨，在縣北二十里。

和山寨，在和山上，鄉有寇，民悉駐此，據險禦之。

美女寨，在縣西北十里。地勢平曠，相傳人見其中若有婦女，因名

之。下有渡有市，亦稱美女市。

楊塘寨在縣西十五里，福壽寺旁。

留塘寨，在縣西十五里，狀如獅子，四周皆水，下有三山祠。元劉

仁傑屯居禦寇於此。

龍母寨，在縣西十里。元主簿賴天賦屯兵於此禦寇。
88

嘉靖七年（1528）成書的《惠大志》對興寧諸寨也有所記述，指出其中以留塘

寨與和山寨最為險要：

毛岡砦在興寧縣東南二十里，龍母砦在縣西十里，往西五里為揚塘

砦，為留塘砦，有水周環之。和山砦在和山上，羅英砦在北二十里。

諸砦皆前後吏民樹柵拒賊之所。然留塘、和山其險可據。
89

87 參見拙作〈從「倭亂」到「遷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動亂與鄉村社會變遷〉，收
錄於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二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頁 73 － 106；陳春聲、肖文評，〈聚落形態與社會轉型：明清之際韓江流域地方動
亂之歷史影響〉，《史學月刊》2011 年第 2 期，頁 55-68。

88 《正德興寧志》卷 2，寨。

89 嘉靖《惠大志》卷 2，跡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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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德興寧志》記載的有七個寨，嘉靖《興寧縣志》地理部也只記錄了古城

砦、茅岡砦、洋塘砦、留塘砦、羅英砦、美女砦和楊梅砦共七個寨的名字，90 而

八十六年後編修的崇禎《興寧縣志》，被記載的圍、寨則達一百零五個。91 由

此可見明代後期韓江中上游地區軍事性圍寨較快增加，聚落形態明顯變化的情

形。崇禎《興寧縣志》這樣描述圍寨的建築與功能：

按圍寨，鄉人設以避寇難也。擇其地勢險要，四面無可受敵者為基，

聞寇則築以土垣，護以竹柵，加之荊棘，臨時集眾成之。獨張陂瀝

龍和圍、冷水井龍和圍、大龍田磐石圍磚石砌牆，上覆以瓦，記憶

體走馬巷，俗呼為「陰城」。
92

可知當時大多數城寨建設之時還是帶有「臨時集眾成之」性質，但也出現了張

陂瀝龍和圍、冷水井龍和圍、大龍田磐石圍等「磚石砌牆，上覆以瓦」的永久

性建築。這幾座圍寨的情況是：

張陂瀝龍和圍，在縣北十里，陳氏基址。

冷水井龍和圍，在縣北十余里，陳氏基址。今一分屬於王氏。

⋯⋯

大龍田磐石圍，在縣北十餘里。按此地有九十九墩，傳昔欲建州於

此，未就。今袁氏基址。
93

90 嘉靖《興寧縣志》2，地理部上。

91 崇禎《興寧縣志》卷 1，地紀。

92 崇禎《興寧縣志》卷 1，地紀。

93 崇禎《興寧縣志》卷 1，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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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陂瀝龍和圍為「陳氏基址」，冷水井龍和圍分屬於陳氏和王氏，而大龍田磐

石圍則是「袁氏基址」，說明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的近百年間，韓江中上游地

區或已出現「聚族而居」現象。對照嘉靖《興寧縣志》所描述的其時興寧村居

民眾「父子必分異」，「出之子數人，人自為宅，雖一子亦無同居者」的居住

習慣，不難感受到明末數十年間當地聚落形態的重大變化：

國初兵後，邑荒墟，後漸實以汀、吉、撫州之民，城中皆客廛。

土人喜村居，曰宜田也。父子必分異，為子買田一莊，田中小丘阜，

環蒔以竹，竹外蒔棘，代藩籬（俗呼棘曰勒）。數歲成茂林，作宅

其中，前必大作魚塘。高岡遠望，平疇中林麓星列，環居皆田。子

艸角駏，出之子數人，人自為宅，雖一子亦無同居者，欲其習勞食

力。相去或數十里，疾痛不相聞，邂逅相見如賓。
94

大量軍事性城寨的產生，其直接的原因當然在於「山賊」、「流賊」作亂所引

起地方社會的不穩定情形，而「聚族而居」現象的出現，也是在嘉靖以後宗族

組織逐漸出現的背景下發生的，但具體到本文所關注的韓江中上游地域，聚落

形態的變化，也許還深刻地反映了族群關係與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可能意味

著原來「隨山散處」的「猺人」和「舟居網捕」的「蜑人」已經轉變為以農為

生的「土人」，成為了朝廷的「編戶齊民」，也可能意味著原來活躍於南嶺山

脈崇山峻嶺間的「山賊」、「流賊」及其後代更多地服從官府的管治，開始以

較易在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中獲得合法性解釋的方式，建構鄉村的社

會組織。

94 嘉靖《興寧縣志》卷 4，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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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簡短的結語

通過對《正德興寧志》的分析，不難發現，明代中後期韓江流域中上游地

區的族群關係、社會生產結構與民眾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大量存

在於該地域的「猺人」、「蜑人」等非漢人族群和「山賊」、「流賊」等社會

不穩定力量，通過一系列艱難複雜、充滿衝突與妥協的互動過程，逐漸成為接

受朝廷制度和官府管治的「編戶齊民」。與此同時，地域社會的經濟形態與文

化面貌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該地區後來被視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

之一，而所謂「客家」身分及其認同問題，其實要到原來大量存在的「畬人」

和「猺人」轉變為「編戶齊民」之後，才有可能產生。

（原文刊登於《中山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3 期，頁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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